
当你遭遇 时
■本报记者 王潇

“他真的尝试过了所有镇痛方法吗？”这是范颖晖看到中
国台湾知名主持人傅达仁不忍癌痛选择安乐死的新闻时，身
为疼痛科医生的第一反应。

不止她一人有此感受。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疼痛科医
生也在一篇公众号文章中表达了类似观点———“为他不远万
里花 300万选择安乐死感到遗憾和不值……如果有疼痛专科
医生来为他解除疼痛，或许不会选择这样看起来极端的方式。”

疼痛科是一个新兴的专科。2007 年在中国疼痛医学鼻
祖、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院士的倡导下，经
18位院士联名呼吁，当时的卫生部下发 227号文件，疼痛科
首次得以写入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不同于很多人概念中
的开止痛药、“打封闭”等初级止痛方法，如今疼痛科的专业
技术可使 95%的慢性疼痛都得到满意治疗。

“镇痛，在很多人看来还属于高阶需求。”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仁济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范颖晖说，人们的关注点首
先都在病上，没有办法了才会想到止痛。

然而，忍痛其实毫无必要。止痛和治病同等重要，这关乎
人的生存质量，也关乎医学的道义。

韩济生期待有更多人知道疼痛科，“我就希望，老百姓的
病痛在求助无门时，能有个投奔的去处”。

“立竿见影”

彭水林很难不被人关注。

他身高只有 78厘米，靠一块小滑板“行走”，他说那是他
的“奔驰”。2004年那场可怕的车祸之后，他腰部以下的位置
空了，成为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称为“半截人”。

人们关注他的生计，感叹生命的顽强，却很少了解他身
体里与日俱增的疼痛。他自己也对记者说：“保住性命就很好
了。痛，就尽量忍着吧。”

痛这个魔鬼，没有因为他的隐忍而退步半分，而是日日
紧逼，得寸进尺———止痛药从国产的吃到进口的，从一天 2

粒吃到 10粒，从一粒能管 2到 3个小时，直至渐渐无效；爱
人束手无策，只能边掉眼泪，边给他按摩。

终究敌不过痛的折磨，彭水林想到过死。

2011年，在辗转求医之后，他接受了由韩济生院士发起
的北京济生疼痛医学基金的救助，赴北京宣武医院接受了脊
髓电刺激治疗。

彭水林很难描绘那个奇妙的时刻———电极的遥控开关
打开，几年来身体里那种“被人拼命拿刀砍”的疼痛，倏地消
失了。

最近他去了一趟北京，有些地方的痛感回升，医生帮助
他调整了电极以后，又迅速不疼了。“立竿见影！”观摩了整个
过程的韩济生说。

这项技术是一种使用微量电刺激作用于脊髓，以此改善
慢性顽固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方法。目前在国内有不少疼痛科
已经开展，范颖晖 2013年赴美国克利夫兰医院疼痛中心（美
国最好的镇痛科）学习后，也在仁济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

不同于很多人概念中的开止痛药、“打封闭”等初级止痛
方法，如今规范的疼痛治疗是层层递进，多管齐下。

镇痛药物有口服，有针剂，还有贴剂，足以应对轻到中度
的疼痛。当然，有些镇痛药有副作用。常见的是消化功能紊
乱。傅达仁儿子曾对台湾媒体解释父亲的选择，提及“进入晚
期，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可是吗啡贴上去，他又过敏，奇痒
难忍，而且头晕想吐，非常难受”。

在药物效用不明显或无法承受副作用的情况下，也有其
他办法选择，例如植入镇痛泵，通过微创手术在脊髓旁边留
置导管，持续输注镇痛药物。这个方法的好处是直达中枢，若
是原来一天吃 300毫克吗啡片剂，导管里只需要给 1毫克吗
啡针剂就能达到同等镇痛效果，避免了便秘等副作用。还可
以通过脉冲射频减少疼痛信号的传递，或是热凝射频，阻断
疼痛信号传输等等。

“不怕病死、就怕痛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运用规范
手段，95%的慢性疼痛都能得到满意治疗。”韩济生对记者说。

但前提是，得找到专业的疼痛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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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疼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强烈疼痛之中，公众相对熟知的是分娩痛，但并没有研
究证据支持分娩疼痛是最强程度的疼痛。 有文献调查发现，

分娩痛弱于胆绞痛。 从疼痛发作的频率和总持续时间来考
虑，三叉神经痛也远比分娩痛要痛苦。

从疼痛分级来看，分娩痛可达到 8级，而三叉神经痛、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晚期癌痛可以达到 10级。

范颖晖的疼痛门诊曾经因为有凄厉的叫喊而引来保安，

误以为发生了什么冲突。

求诊者们用各类描述表达他们各种部位的痛：“有人在
撕我的肉”，“像火在烧”，“满床打滚，想要撞墙”……

有人每小时都要忍受 2到 3次暴击一样的疼痛，疼得嘴
唇发紫、浑身颤抖；有人到了诊室疼得不能坐、不能站，在家
每躺 1分钟就要变换姿势，整夜无法入睡……

在 2007年疼痛科建科以前， 这类慢性疼痛患者很难找
到一个合适的出口。他们被与急性疼痛患者一起分散到临床
的各个学科就诊，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肿瘤科、康
复科、风湿免疫科等，这些学科只是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
常规诊疗，对顽固性疼痛的治疗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有时反
而延误病情。而大约有 30%的慢性疼痛患者查不出明确的病
因，治疗就更为困难。

这与当时国外疼痛医学发展状况的差距巨大，韩济生萌
发了推动中国疼痛医学的想法。

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韩济生服从安排，放弃了当
临床医师的机会，转向基础研究。他研究的是针刺镇痛，在参
加多次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西方疼痛医学的理
论和技术。1989 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疼痛学会”，后改名为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1995 年，他创办了期刊《中国疼
痛医学杂志》。

1995年，在法国一家研究所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法疼痛治疗中心成立。韩济生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这个治
疗中心，后来为早期的中国疼痛医学界输送了不少人才。

那是韩济生与临床贴合最紧密的时光。

在与疼痛医师的互动中，韩济生听到不少苦水，比如治
疗技术没有编码，就无法收费；医生们分散于别的科室，只能
对疼痛零敲碎打、单纯被动应付式疼痛治疗……

于是，在医院中创建疼痛科的想法在韩济生心里萌芽。

但要在诊疗科目里塞入一个新的名称太不容易。建立了
泌尿外科的吴阶平院士深有感触，便给他出主意，请医学界
相关学科的院士朋友们一起呼吁效果可能更好。 韩济生给

17位院士发传真， 没想到传真机很快就把院士们的支持信
呼啦啦地传回了。

2006年， 韩济生汇总了包括他在内的 18名院士的意见
送到了原卫生部。卫生部经过反复调查和审议，2007年下发
的 227号文件明确，《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一级诊
疗科目“疼痛科”，代码“27”。根据文件精神，国内二级以上医
院可设立疼痛科，开展以慢性疼痛的诊断与治疗为主的诊疗
服务。

至此，中国疼痛医学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令国际同行
钦羡的一大步。2007年 9月，国际疼痛学会主席简森发来贺
信，认为中国创新推进疼痛医学的发展，这一方面已经走在
世界疼痛医学的前列，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最大误区

但认知的普及并非一日之功。

老赵是被很多科室“拒绝”过的病人。他是一位前列腺癌
术后患者。外科医生认为，手术已经解决病灶，且无转移，因
此“不归我这里”。但老赵在其他临床科室也转了一大圈，CT、

核磁都做过，仍旧查不出明确病因。最终，他被家人认定为心
理出了毛病。

“可我真的疼啊！”老赵说，竟没有一位医生向他推荐过
疼痛科。

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 8千万慢性疼痛患
者在遭受着疼痛的折磨，仅有不足 65%的慢性疼痛患者前往
医疗机构就诊， 少于 28%的慢病疼痛患者接受传统药物治
疗，接受神经调控疗法的患者则更少，数量不足 0.002%。

是中国人更耐痛吗？并非如此。

有些药不必医生开处方就能在药房柜台上买到， 称为
“非处方药”。中国非处方止痛药销量惊人，2017年全国地级
市零售药店的非处方药中，非处方镇痛类药仅次于感冒咳嗽
类药，且增速远超市场平均，达 10.5%。

治标不治本，是公众甚至医疗界对疼痛治疗的最大误区。

韩济生说，不少人认为，“疼痛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病好
了自然就不痛”，这种看法对于急性痛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对慢性痛来说则不尽然。

多数慢性疼痛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症状，有的慢性疼痛
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近年来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长期存在
的疼痛刺激可直接损伤神经系统， 形成慢性神经源性疼痛，这
是慢性疼痛性疾病的主要发病机制。

用药方面则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患者自行诊断，不管什
么痛都吃止痛药，不会区分疼痛类型，也不看说明书随意吃药，

厉害了就多吃，缓解了就少吃，对药品的禁忌症、剂量和方法都
不了解；另一极端则是医生们不敢或不善于使用吗啡。

在范颖晖的门诊中，老黄的爱人捧来一塑料袋的药品，“请
范主任帮我们算算量”。老黄来自浙江，肾癌晚期患者，住在别
的科室病房。

范颖晖一计算，“阿片类加起来得有 560毫克了！” 阿片类
药物是包含吗啡在内的一类止痛药物，每天用量若超过 300毫
克，大部分人就难以承受副作用。

“嗯，以前的量不管用，就加上去了。”老黄爱人解释。

“癌痛是一个综合性的疼痛。我判断他有炎性疼痛，抗炎药
物用得有些少了。此外神经痛也是一方面，阿片类对神经痛效
果并不好，但是一般的医生不太清楚，一味加阿片类是没有效
果的。”范颖晖说。

在新发癌症病人中，约有 1/4伴有癌痛，75%的终末期癌症
患者会被癌痛折磨，但我国只有 30%至 40%的癌症患者获得正
规的抗痛治疗。

韩济生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吗啡的误解，另一方面，

我国对吗啡有着严格控制，很多医生也不敢用。

2016年，一次关于吗啡的案件更是震惊了医疗圈。一名胃
癌术后患者住进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医院给予镇痛、平喘等姑
息治疗，其中包括注射吗啡，该患者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时隔
半年，患者家属以医生“过量使用吗啡”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索要赔偿。最终，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医院胜诉。

其间，《医师报》 组织了 2次吗啡使用的临床与法律问题研讨
会，韩济生也去做了声援。

他认为，现在吗啡不是用得太多，而是用得太少。中国在世
界各国的吗啡用量统计中，一度位于 107位，2017年是 88位。

从医学角度来看，吗啡有止痛镇静之用，用得正确，是天使；用
在歧途，才是魔鬼。

医学道义

疼痛领域还大有文章可做。“这里头可有意思了。”91岁的
韩济生说。

为什么情绪可以影响痛感？为什么安慰剂对疼痛是有作用
的？国外最新的研究已经有所突破。

针刺镇痛也有进展。一项研究想看看是否能够通过针刺减
少癌痛患者止痛药的用量，但结果并不明显。不过研究过程中
也有惊喜，研究人员发现，针刺可以预防突如其来的爆发痛的
发生。

“新的治疗技术我们一去学就会，但目前在科研的创新突
破方面，中国还需要追赶。最要紧的是要后继有人。”韩济生说。

目前，他正在积极推动疼痛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和专业化培训事
宜，“我们要争取培养疼痛科医师的权利， 疼痛科已经存在了，

但是疼痛科的年轻医师谁来培养呢？我们现在争取下来，由麻
醉科和骨科共同培养”。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忍不住感慨，“你又不是临床医
生，你还那么操心为这个科发展创造条件？”

韩济生说：“我是想，我要为疼痛科的发展尽最大努力。万事
开头难。疼痛科这个头已经开了，中国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在韩济生家中玄关处，有一幅巨大的照片。那是 2017年拍
的会议留影。当年“中国疼痛医学大会暨疼痛科成立十周年新
闻发布会”召开，专家们回顾了从 2007年 7月 16日疼痛科诞
生之后的十年发展。2007年，全国独立开展慢性疼痛疾病诊疗
的科室不足 50个；十年后，有独立建制的疼痛科全国达两千余
个。2007年，全国专业的疼痛医师不足千人；十年后，注册在案
的全国疼痛医师有近 2万名。

韩济生很珍视这张照片，特意领记者去看。“十年，就像当
年的种子开枝散叶了，而未来，他们还会播下更多种子。”他说。

疼痛不同于其他生命指征，没有客观指标，也因此被不少
医生低估，认为解决病症是主要的，解除痛是次要的。但是，医
学的道义本就该回到人的本身———每个人对于疼痛的感知以
及疾病状态不同，永远不能低估或忽视个体的痛苦感受。

国际疼痛学会曾提出一个口号，免除疼痛是每个人的基本
权利。韩济生希望，在全国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疼痛科，可以成
为众多慢性疼痛患者争取这个权利的“家”。

范颖晖正在做脊髓电刺激微创手术。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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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上接第 1版）目前，全国绝大多数

高校建立了直属学校领导、独立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 截至
2018年底，全国有 85.2%的高校设有独
立二级机构，其中本科高校 1109所，占
本科高校总数的 89.5%。

政策精准务实，举措成效喜人。

2017年起，教育部对全国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开展跟踪调研。从
调研情况看，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状况总体良好，教师敬业投入、立德树
人作用显著，学生满意度高、获得感较
强，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
头脑。

明理入心德育为先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教

材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2017年秋季开学，全国各地义务教
育阶段初始年级的孩子，拿到了教育部
统编三科教材。

翻开教材，人物鲜活生动、课文意
蕴深长， 让孩子们在系统学习中感受、

成长，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回访调研显示，92%的教师对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教材表示满意，82%的学
生喜欢新教材。

2017 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目
前，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已修
订印发，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在
各年级陆续投入使用， 统编高中思想
政治教材也即将付梓。 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中宣部、教育部全面修订高校本
科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组
织新教材任课教师全员培训， 讲好用
好新教材。

办好高品质教育，离不开高素质教
师队伍。

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不断壮大，高素质专业化成为教师“标
配”。 全国登记在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专兼职教师数量快速增长，队伍结
构不断优化。

通过打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 举办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示范培训班等方式，一大
批中青年教师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育人
水平得以提升。

一项面向 30000 多名大学生的问卷
调查显示，91.8%的学生表示喜欢或比较
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因材施教育人育心
思政课不能“曲高和寡”，贵在“润物

无声”。

“你希望的中国特色乡村是什么样
子？”“假如你是代表委员，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之路怎么走呢？请大家履行
职责也来谈一谈。”在东北大学，思政课教
师通过多种方式， 摸清学生的社会关注
点、思想困惑点和理论渴求点，有的放矢
地备课、讲授。

台上，两位老师围绕“进城还是返乡”

展开激烈辩论；台下，同学们一边倾听，一
边通过“微助教”“微弹幕”实时互动。华中
科技大学思政课让学生在思辨中增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自信，增进对中国方略的认同。

清华大学的“因材施教法”、浙江大学
的“情景式教学法”、江西师范大学的“红
色基因传承”教学方法改革……多种多样
的教学创新尊重学生个性与特点，有效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变
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一些课堂
已经从“点名课”成为“网红课”。

结合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历史地理
常识等， 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对科学精神、科
学态度等的培养， 促进学生树立勇于创
新、 求真求实的思想品质； 加强音乐、体
育、美术、艺术等教育，提升审美情趣、锤
炼意志品质；提高生活技能、劳动习惯和
合作交流能力……各地中小学将德育内
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
中，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终将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 （新华社北京 3月 17日电）

“一网通办”在上海自贸区跑出“极速”
（上接第 1版）第二类“企业
信息”及第三类“第三方机
构出具报告”，蒋红军透露，将按照今年
全市推进“一网通办”工作提出的审批
事项、办事时间“双减半”新要求，年底
前实现企业提交材料进一步简化，从源
头上减少企业操作，提升办事效率。

除此以外，浦东新区还持续推行企
业“找茬”机制，通过办事人员反馈工作
中的难点、堵点和重点，来对症下药改
善政务服务的质量。“找茬”机制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正式运行以来， 共受理

“找茬”意见 1922 条，解决
1822条。今年 3月 15日，浦

东新区的“找茬”专员再次扩容，来自区
内企业及行业协会的 9 名成员与第一
批 10名企业人员一起， 将在接下来一
年时间， 继续为浦东新区的政务服务
“挑刺”。

能写我感兴趣的文章，应感谢这个时代（上接第 1版） 虽然对古代
史还是有很大兴趣，但我的
精力和关注焦点慢慢地更多转移到了
古文字和古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上。

当时学校办公条件很差，一般教师
没有办公室，学习研究主要在宿舍和图
书馆进行。 我结婚后住的房间很小，白
天把床当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晚上
要睡觉了才把书挪开。空间狭窄，不只
一次起身太急没注意，把放在地上的暖
壶踢翻打碎。现在，国家为教学科研提
供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学生、教师和
科研人员的学习工作条件比当时好得
多；在很多新技术支持下，古代文字、文
献研究的资料采集也有了突破。

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看起来好
像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许多人望而生
畏，觉得甲骨文、金文太难学，其实有了
必要的条件和兴趣，认真学，都能学好。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很大一
部分原因，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文献资
料非常丰富有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了很
多简帛古书，有西汉早期的，也有战国

时代的，内容很重要，是前人所没有见
过的，对于我们研读先秦、秦汉的古书，

对研究当时的各种问题有很大帮助。这
是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
这方面的研究的重要背景。

自我纠错是应有态度
2012 年， 我曾经根据不完整的报

导， 就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号墓
出土的鸟形盉铭文写过一篇考释短文。

2018年，《考古学报》上公布了此墓的完
整的发掘报告，那时我的视力已经退化
到无法看书读报的程度，在博士生兼助
手郭理远的帮助下， 读了这份报告，才
知道那个鸟形盉铭文是同墓所出的铜
盘铭文的很粗略的节录，我过去仅据盉
铭本身所作的考释完全走入歧途，毫无
可取，因此在郭理远的帮助下，撰写了
《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 号墓出土盘盉
铭文解释》一文，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
发表， 前言中指出 2012年发表的那篇
文章毫无是处，应该作废，以后编文集

也不收入。

此事竟在同行学人中
引出了不少称赞，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在文史研究中，随着最新史料的挖掘和
发现，过去一些考据类的文章结论常常
会被证伪，这个情况是学术研究中常会
碰到的。 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错误，自
己理应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 以免贻
误。这是做学问的应有态度。有人因此
夸奖我，恐怕是因为现在愿意这样做的
人太少了。

过去我整理自己的文章编成文集
时，每篇都要加入“编按”，指出文中已
经被证明是错误或不妥的地方。这几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眼疾导致的视力
下降，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做了，深感
遗憾。我以前曾在文章里提到，治学应
有三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

持之以恒；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
格，对人公平。现在我还是这么看。

我现在年过八十， 视力极度衰退，

但还能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每天工
作两个小时，写我感兴趣的文章，应该
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中国基因”交响，可以惊艳世界（上接第 1 版 ） 《江城
子》的作者，出生在上海的
陈其钢，已经是作品在海外演得最多的
中国当代作曲家之一。他是法国音乐大
师梅西安的关门弟子，多次获得世界级
大奖。 上海交响乐团从 1994年开始和
陈其钢合作，2015年还聘请他担任过驻
团作曲家。在余隆看来，陈其钢成功的
秘诀是， 他的音乐语言既有 “中国基
因”，又有“国际视野”。他的大提琴协奏
曲 《逝去的时光》， 前不久刚在上交演
过，其中化用了古曲《梅花三弄》。他的
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是第二届上
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决赛
指定曲目，当中依稀可闻古曲《阳关三

叠》的旋律。余隆说：“听他的作品，你会
发现中国古曲一点都没有过时。古曲新
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可以让中
国人感动，也可以让世界惊艳。”

余隆曾不止一次提出过中国作曲
家断代的问题。陈其钢和他同时代的作
曲家郭文景、叶小纲、周龙等人都已经
年过六旬，50 岁、40 岁、30 岁的作曲家
在哪里？他希望可以助推更多年轻的中
国作曲家走向世界。

2017年，“80后” 作曲家杜韵凭借
歌剧作品《天使之骨》获得了普利策音
乐奖。去年，另一位“80后”作曲家周天

凭借《乐队协奏曲》获得了
第 60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

古典音乐作曲奖提名。巧合的是，这两
位青年作曲家都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求
学。 去年 11月， 福村芳一就执棒上交
演绎了周天的作品。 今年 9 月上交新
乐季的开幕音乐会上， 还将有周天的
作品上演。

随着这些年轻人在国际舞台崭露
头角，将有更多中国当代的声音被世界
听见。 除了这些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

余隆更希望，能有更多双慧眼，去发现
那些还未成名的，真正有才华有潜力的
青年作曲家， 启发和鼓励他们的创作，

帮助他们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

“为国捐躯”吕旃蒙
据 新 华

社长沙 3 月
17日电（记者
柳王敏）在湖
南省永州市
冷水滩区普
利桥镇岐山
村，修缮一新
的吕旃蒙将
军纪念馆格
外引人注目。

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吸引了不少人前
来参观，一代英烈吕旃蒙将军的事迹
被广为传颂。

吕旃蒙， 号伯民，1905 年生，湖
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 黄埔军校
第 5 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团长等职。1935 年，吕旃蒙被派到陆
军大学第 13 期将官班深造。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 吕旃蒙先后担任陆
军军官学校总队副、 预备第 2 师参
谋长。1939 年任第 4 战区长官部少
将高级参谋。1942 年调任第 31 军参
谋长，随部队驻防靖西、龙州、凭祥
一带。

1944年 11月初， 日军集结重兵
攻打桂林外围守军各阵地，战斗中施
放毒气，并以装甲车掩护进攻，使固
守外围阵地的守军伤亡惨重。经过两
天两夜的激战， 外围阵地被日军占
领。11月 9日晚， 全城大部分落入敌
手，指挥所也陷入重围。吕旃蒙集结
剩余部队向西突围， 奋战至次日拂
晓，终因敌众我寡，久战无援，在西路
猴山隘一带，吕旃蒙中弹牺牲，后被
追晋为陆军少将。

2014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吕旃蒙入选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英烈已逝，浩
气长存。

吕旃蒙像。 新华社发


